
电话：029-87344644 E-mail:sxgrbcz@163.com

创 造编辑：刘妍言 美编：胡健博 校对：白艳红版4
2022年12月17日 星期六

社址：西安市莲湖路239号 邮政编码 710003 广告经营许可证：陕工商广字01—018号 陕西日报印刷厂印 地址：西安市环城南路东段1号 本期零售价壹元伍角

巍

峨

李
昊
天

摄

□李泽仁

第一次下井
转眼间已经参加工作三年多了，大学毕业起，

我便投身于煤炭事业。话说我与这乌黑的煤炭在
很小的时候就结缘了，但我第一次下井还是在大四
毕业那年。

我的家乡在陕西韩城，那里曾被誉为“渭北黑
腰带上的一颗明珠”。十多年前，自我记事起，就生
活在韩城象山矿区附近的村庄，看着每天来来往
往、戴着安全帽的叔叔伯伯们，脖子上挂着条毛巾，
穿着胶鞋不紧不慢地走在村道上，我便很好奇他们
的工作。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原来是路遥笔下《平凡
的世界》中掏炭的人，他们牺牲了属于自己的那份
阳光，钻进地底深处，为我们取出光和热。我的外
公便是其中一员，对此我感到自豪。总听外公说，
他们那个年代机械化程度不高，下井需要步行，井
下没有采煤机和掘进机，都是靠放炮掘进和出煤，
支护材料大多是坑木，井下煤尘多，升井后全身黝
黑如煤块，被人称为“煤黑子”。

临近大学毕业，机缘巧合下，我的毕业设计需
要到矿区井下进行实地调研获取实验数据，我有了
第一次下井体验。以前在电视上看到矿工们下井

时都挤在一个类似于“电梯”装置的罐笼里，从地面
把工人送至井下，还要步行几公里才能抵达工作
面。外公的讲述及电视画面在我脑海里形成了对
煤矿的认知，而这一切在我第一次入井时完全被
颠覆了。如今煤矿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智能化、科技感十足。换上干净的工装和胶鞋，配
领安全帽、矿灯、自救器、井下人员定位仪等，做好
一切准备，依次乘坐无轨胶轮车，几十分钟后就可
抵达地底了。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见识地底世界
的真实样貌，也惊叹于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和矿工
们的伟大。

我一路跟着综采队的李师傅走着，边走边听他
给我详细介绍着井下的情况，包括在井下需要注
意的安全细节和工作流程。他介绍，现在我们行
走的巷道过去都是矿工们一锹一锹挖出来的，而今
用上了快速掘进机和硬岩掘进机，效率速度大幅提
高。沿着乌黑的巷道行走许久，抵达采煤工作面，
我终于见到了那黑色的乌金煤层，庞大的智能采煤
机正在快速旋转切割煤层。李师傅指着旁边持续
转动的采煤机和运输皮带对我讲：“你瞧，这就是我

们矿区最新的智能化采煤机，它可是我们的宝贝，
在控制台点动按钮，切割机运转，煤炭就是由它采
出，再经巷道内的皮带源源不断地将乌金传送至地
面。”我好奇地问李师傅，井下的空气是怎么流通
的，他耐心地给我讲解：“井下的结构是个U字形，
最初设计矿井的时候，首先要考虑到的就是通风和
安全问题，主通风扇把新鲜空气送入井下，由回风
通道将井下空气排除，其中还包括瓦斯等易燃易爆
气体的抽取工作。身在煤矿工作，安全二字永远都
是放在第一位的。”我一边听一边默默记下。

随着数据采集完毕，我乘坐胶轮车缓缓驶出井
口，第一次下井之行圆满结束，但这次下井的经历
却让我震撼，记忆深刻，无法用语言形容。感触最
深的还是矿工们敬业奉献、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
斗的精神。

新时代朴实的“煤亮子”矿工，如一块煤，燃烧
自己、照亮别人，洒下汗水，用双手和辛勤劳动将地
层深处的乌金采掘出来，为祖国的建设提供能源支
持，让老百姓的深夜不再黑暗，冬天不再寒冷。

（单位：陕煤运销集团榆林销售公司）

□王政

走进沧桑

国庆期间，来自北京的一位朋友对我说，他想
去“拜谒”唐玄宗和杨贵妃。

我知道他在开玩笑。他是因为我的“老陕”身
份，才故意这么说的。

我也打趣地说，唐玄宗现在在渭南五龙山的泰
陵，他和另一位杨姓妻子元献皇后在一起，而杨贵
妃却还在咸阳马嵬坡孤零零地吟诵着他们曾经的
爱情誓言。

其实，我知道他是要参观贵妃墓，想让我做个
向导而已。

他又说，据说这里还有个马嵬驿，贵妃墓跟它
是一回事吗？

我回答，是一回事，又不是。
他蒙了。
马嵬坡贵妃墓是古代文化遗址。由于它的文

物价值，历代朝廷都曾对其进行了一定的修葺和保
护。据史书记载，贵妃墓在明代就成为“百步耕耘
之禁”的地方。新中国成立后，也曾进行了多次修
葺和维护。在 1956 年成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2008年 5月升格为博物馆，现为国家AAA级旅
游景区。

据史料记载，公元755年，爆发了导致大唐帝国
由盛转衰的“安史之乱”。唐玄宗西逃至马嵬坡时，
士卒哗变，杀了杨国忠及其家人，并包围了驿馆，要
求处死杨贵妃，除去“祸根”。尽管唐玄宗竭力保
全，然将士不应，在高力士“将士安则陛下安”的劝
告下，唐玄宗无奈，只好让杨贵妃自缢，上演了一幕
震撼千古的爱情悲剧。

“安史之乱”虽然令人唏嘘，但却成就了一段传
颂千古的爱情佳话。白居易《长恨歌》中的“在天
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让唐玄宗与杨贵妃
的爱情故事吟唱至今，表达了人们对于这一凄美爱
情的美好期许。

后人为了纪念此事，在此保留下了这一处历史
遗存。

正因为它是唯一的、不可复制的，所以游人只
要来陕西，一般都会去那里游览，重温历史往事，

“见证”美丽、浪漫而悲戚的爱情故事。
贵妃墓以“古冢留香，诗碑放彩”的独特魅力而

驰名海内外。整个墓园依山而建，呈阶梯状，气势
雄伟。墓旁的石碑石刻中有不少名人名作，其中包
括唐僖宗、李商隐、贾岛等，又有近代林则徐、赵长

龄、于右任等的题咏，值得观赏。
值得一提的是，贵妃墓原是一个体量高大的土

冢。传说，贵妃墓上的土很珍贵，被称为“贵妃粉”，
可以去除脸上的黑斑，使面部皮肤细腻白嫩。因
此，远近妇女争相以土搽脸，连外地游人也要带包
墓土回去，于是墓堆越来越小。守墓人尽管不断续
土，但不久又被人取光。后来，有关文物单位为了
保护坟墓，只好用青砖将其包砌，才形成了如今这
种风格独特的青砖冢。

马嵬驿和贵妃墓同属一个文化区域，相距不远。
马嵬驿曾经是古丝绸之路的第一驿站。由于

年代久远，只留下历史记忆，当年车水马龙的热闹
繁忙景象也早已不复存在。

如今的马嵬驿民俗文化体验园，依托杨贵妃墓
及黄山宫独特的历史资源而建，以“古驿站文化”为
主，融合了“农耕文化和民俗文化”，汇聚了关中地
方文化、民俗文化精华，是一个集文化展示和娱乐
休闲的好地方。园区建筑古朴素雅，环境优美，还
有很多关中小吃。每逢假日，人流如织，好不热闹。

听了我的介绍，朋友哈哈大笑，大腿一拍，“两
个我都去！”

贵妃墓和马嵬驿
□韩晶

我想，公路人是行走
着的。

记得我刚进入公路局
这个单位时，作为新入职同
志发表培训感言，我曾以宁
强公路段公众号西秦第一
关推送的一段话作为工作
初心：“人在路上，路在心
上；养路为业，道班为家；艰
苦创业，无私奉献；甘当路
石，奉献终身。”但坦白讲，
最初我只是觉得这段话很
工整、形象，并没有深究其
中的辛苦和奉献。

入职之后，经过将近三
个月的基层锻炼，我慢慢
深入到单位中，切身了解
公路人的日常工作，从一
开始什么都不懂的“小白”
变成了略微懂一点的公路
人，更明确了我们基层公
路段的宗旨就是时刻保障
道路安全，创建美好路域
环境。

这段话说起来容易，其实真正做
起来是很难的。它需要一个大系统，
需要很多职工不分昼夜地共同努力才
能长久维持。比如除雪保畅，就比想
象中的辛苦，我最初单纯以为这就像
上大学时扫雪、铲雪，但其实我们的道
班工人没有那么多，出现雨雪天气时，
他们要起得比往常早，要提前做好除
雪保畅的一切安排，才能有条不紊地
应对恶劣天气，以防出现交通安全问
题。有一次除雪保畅，路上有一辆货
车上不去隧道口前的上坡路，我的领
导、同事不断安抚着司机情绪，指挥道
班工人拿铁锹撒防滑料，帮助货车增
大路面摩擦，尝试后发现路滑还是难
以通行，又改用大型扫雪机械进行道

路除雪，经过长达半个多小
时的操作，顺利让大货车通
行，道路得以顺畅。

寒风凛冽，有些道班工
人的帽子单薄，一看就是夏
天防晒帽子的厚度，挡不住
耳朵。风吹透帽子，吹透身
上的衣服，却还坚持不停地
扫雪、除雪，其辛苦可想而
知。某个瞬间，看到领导、
同事们、工人们站在路上忙
碌的身影时，我忽然感受到
了作为公路人的骄傲，意识
到公路人的使命和担当。

那一刻，我知道，公路
人是行走着的。

醒目的工作车、鲜艳的
工作服，都是属于公路人的
特殊标志。挖边沟、铲路
肩，疏通涵洞、清扫路面、修
补路面，行道树刷白，更新
标志标牌，每天看似重复着
一样的工作，但却有着本质
上的不同。他们没有豪言

壮语，却用实际行动默默地守护着公
路的安全与畅通；他们没有惊人之举，
却将自己的梦想熔铸在公路事业中；
他们在节假日中坚守，在疫情防控中
奉献，在降雪天气清雪防滑保畅通，他
们是公路的“守护者”。

我们都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往哪
里搬。每一个坚守在自己岗位上的
人，就像繁多的机器小零件拼接在一
起，发挥着各自的作用和意义，而共同
的努力、集体的付出又让社会这个大
系统得以正常运行，人们的生活得以
幸福。

这一刻，我知道，公路人是行走
着的，我也在行走着。

（单位：宁强公路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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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山的冬是一首质朴笃实的诗
歌，内敛又充满热情，宁静却不失含
蓄，韵味悠长。

放眼望去，绵延起伏的山峦层层
叠叠，朦胧的寒气中透露出生命的荒
凉与空旷。昔日里绿意盎然，生机勃
勃的关山草原卸去一身繁华与喧嚣，
安静下来，多了一丝苍茫、一份素雅，
变得平和了许多。

山寒水瘦的冬日，关山草原陷入
了沉默。此时，草儿酣眠在那片肥沃
而温暖的土地里，做着甜甜的美梦，缥
缈而悠远。梦中，它们好像回到了春
天里，草儿也许会泛出新绿的嫩芽，山
青了，游人多了，你来我往、络绎不
绝。山花哗啦啦地绽放开来，红的、黄
的、粉的、白的，五彩缤纷的花儿就这
么纷纷攘攘地包围了一切。是呀，冬
天来了，春天还远吗？梦中的它们似
乎遇到了千年前赶着成群的马匹游走
在茫茫草原的秦非子，与古人共话草
原变迁，历史兴衰，何不畅然？

下雪啦！银如烟，白似雾，皑皑白
雪漫天飞舞，缠绵着北国冬日的圣洁
和圆润，从梦的缝隙里深情款款地走
来，翩跹而至关山一隅。世界就像进
入了梦境一般，道路白了、树木白了、
房屋白了，冰雕玉砌，巍峨耸立的关山
银装素裹，分外妖娆。真可谓：“玉柱

撑天，琼花满树，恍入冰壶，不知人世
复在何处。”

雪落草原，就像一层厚厚的棉被
包裹着，草原更加辽阔和静谧。马儿
变得温顺起来，摇着尾巴伫立在茫茫
白雪中，向远处遥望着、遐想着。“千山
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听不到一声鸟
儿的啼鸣，这世界宁静得似乎凝固了。

每年落雪的时候，我都会如约来
到关山，站在空旷的雪地里，拿上照相
机，采撷这人世间最美丽的景色。我
会把心房打扫干净，让灵魂静默，静静
地凝望雪花的靓影，和雪花对语。我
怀着“不乱于心，不困于情。不畏将
来，不念过往”的心境，沿着雪地一直
向草原深处走去，踏雪寻梅。

冬日里，游人是不会忘记与雪亲
密接触的，邀三五好友，忘掉生活的纠
结、工作的烦恼，带着孩子在草原上滑
雪、堆雪人、打雪仗，雪夜，在被雪覆盖
的风情小屋里聆听关于雪的故事……
玩得忘乎所以，开心地笑着、闹着，清
脆的笑声仿佛把树枝上的积雪都要抖
落下来。

关山的冬日是一幅冬韵长长的山
水泼墨画，挂在家乡，挂在我眼前。漫
步在冬日里的关山，人会被熏陶得纯
洁而美好，身心犹如雪花，朵朵盛开。

（单位：陇县县委组织部）

关山的冬
□文雪梅

你从广寒宫走来
洁白是你的风采
你从天际线出发
一路飘然的舞姿
惊艳了人间的期待

那支被冰点燃烧的笔
在悠远的墨迹里
一直写不尽
关于你的文字
就这样在冬天

有了你的如约而致
从而有了韵有了雅

你是冬天里的精灵
你是寒风中的神话
苍茫大地晶莹辽阔
山川大地美丽如画
惟余莽莽尽收眼底
田园如歌心向往之
（单位：西安航天动力机械
有限公司）

雪
花

□
张
卫
萍

风拽着雪的手
使劲地向前奔跑
抹去了秋的记忆
留下了冬的痕迹
一夜之间
树梢上结满了白花
梅花因雪的到来更加红艳
麦苗的叶子鼓足勇气
露头欣赏这无垠的景象
大地披上了银装
敞开胸怀尽情接纳雪的到来

原本熙熙攘攘的街道
烟火气正浓
在今年的这个冬天
显得那么宁静和无奈
任由雪花肆无忌惮地飘舞
我独自漫步街头
借着路灯仰望
雪花在夜空上划出一道道影子
轻轻飘落下来
伸出双手接一把雪花
在我手心慢慢融化

（单位：西安双鹤药业）

风拽着雪的手
□白卫民

澄城的尧头窑，我不知去过多少次了。每次
去，都有变化。

从基础设施到景观布置，从老街面貌到遗址区
的环境，从古旧宅院到两大祠堂，变化有大有小，有
显眼的也有不留心就不易发现的，总之是在变。特
别是遇到各类节庆活动，园区管委会都要出点子、
想办法，搞一些文化活动，把环境场地装扮一新，营
造氛围，扩大宣传。

对这些热闹和繁华，我不大感兴趣。每次去我
都在想，走进尧头窑，是冲着亘古不变的沧桑而来，
还是为了感受不断变化的繁华而去？如今的时代，
繁华到处都有，热闹随处可寻，而且不同的地方有
不同的繁华和热闹。而尧头窑，它的灵魂在传承千
年的传统技艺，在跨越唐风宋韵至今还震撼着我们
灵魂的尧瓷文化，在于那一团千百年来跳跃不熄的
炉火，在于点燃那一团炉火的尧头的一砖一瓦、一
草一木。

去尧头窑，我更喜欢去遗址区，在那些古窑场
跟前注目，在那被岁月剥蚀的窑砖上探寻曾经的不
易，在那支撑着老窑顶的木柱上寻找时光的印记。
喜欢站在遗址区的沟畔畔，眺望那连绵起伏的梁
峁，让思绪飞进重重叠叠的坡梁间，在那里探究千
百年前人们挖运矸石黏土的古道遗迹。喜欢凝视
着沟边那一片片茅草，看它在吹了千百年的风中，

摇曳了千百年，也和尧头窑守望了千百年。我知
道，我不是尧瓷专家，对尧头陶瓷的人文内涵、历史
价值、学术意义没有研究，我即便和那里的古窑、砖
瓦、梁峁，对视凝望上几天几夜，也不会得出什么思
考，更不会有独到的见解，但是，我喜欢那种面对沧
桑、面对荒凉的感觉。

记得前些年，在尧头窑遗址区南边山梁间摆那
些长龙一般的“瓮阵”，就有人认为，那样做破坏了
遗址区的原生态。但是客观地说，那些摆布在山梁
间的瓷瓮，还是挺有规模和气势的，能给人视觉上
的冲击力，让人一下子记住尧头窑，也是一种宣传
手段。

前几年，为了拍摄乡村老宅大门上遗存的门头
牌匾，我们一行人从尧头窑遗址区瓦渣坡下面的河
边过去，来到一个老槐院。据说那条河过去是运送
货物的要道，也是烧造陶瓷的泥浆区。那个槐院的
人家过去都是烧瓷器或者挖煤窑的大户，随着岁月
流逝，大都搬迁到镇上或者县城。整条槐院，房子
大多都已废弃，有的挂着生锈的门锁，有的用砖块
把窑门堵着，沟坡处随意堆放的废旧匣钵和砖块似
乎在诉说着那里曾经的热闹。

那次我们还去了老街西头右侧的后坡，据说曾
经是做黑窑和碗窑的李家居住的地方，原有十余户
人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陆续搬到尧头新村和

南城新村。在那里，残垣断壁，一片废墟，荒凉的景
象令人震撼。但是从那些倒塌的砖墙可以看出，那
里居住的人家绝不是一般的平民庶户。后来有好
几次去，我打算再到后坡看看，但总是因各种情况
终究没有再去。不过，繁华最容易褪去，而荒凉，见
或不见，它总是在那里荒凉着。

走过那些废弃的槐院和居住区，我不禁想到张
贤亮的“出卖荒凉”，更不由得奢想，要是尧头窑的
荒凉也能卖出去该有多好！正好，最近一次去，发
现遗址区好多地方在施工，对道路进行改造修复，
窑址群的山峁上新修了一条步道，周家家庙原来破
败的房屋、院落都得到了修旧如旧的修复和加固。
也许这就是对尧头窑的荒凉进行包装和推介的开
始吧。据说，尧头窑官方已经和一个专业公司达成
协议，对它进行市场化的包装推介。对此，我既感
到欣慰，又有一丝担心，担心会不会在这个过程中，
把尧头窑的荒凉遮掩起来，或者完全摒弃，纯粹用
现代元素代替原有的古朴和沧桑。

尧头陶瓷的根在民间，魂在古拙，尧头窑的灵
魂在于它的沧桑，在于它的荒凉。

任何时候，走进尧头窑，都会给人留下走进沧
桑，感受沧桑的思绪空间，留下与远古对话，与先民
交流的灵魂载体。

（单位：澄城县古徴街八路交通局）


